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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嘉玲 北京报道

“每周健身或沐足一次、外出就餐两次；每月理发一次、由信托公司拨付零花钱和
自己赚的工资；未来住宿在慧灵（一家心智障碍服务机构）社区家庭或者原有熟悉
社区……”这是26岁孤独症青年张峻绮的照顾清单、意愿清单。

“从梳理峻绮所需要的清单开始，寻找确定合适的监护人、监察机构等服务商，准
备各种法律文件，我和其他家长一起找学者、信托公司反复探讨可行方案，并以张
峻绮作为受益人设立了信托。”母亲戴榕近日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我们在前些年就开始考虑“托孤”问题，“当我们病了、老了、走了，孩子怎
么办？”这是每个心智障碍者家庭面临的“终极命题”。

当前，像戴榕这样，运用信托这种受托服务形式，来解决“托孤”难题的做法并非
孤例，一些信托公司和服务机构正在探索。

市场需求很大

“对于心智障碍者、失能失智老人等群体而言，特殊需要服务信托（以下简称‘特
殊需要信托’）非常重要，目前市场的需求也很大。”光大信托慈善信托办公室主
任乔方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举例来说，自闭症孩子的家长都在担心，自己走
了，孩子怎么办？保险和遗嘱虽然可以留给孩子遗产和财务，但是谁来照顾，谁来
监管，谁来监督，谁来执行？特殊需要信托可以，大到哪所机构更适合照顾，小到
为一件衣服买单，特殊需要信托是打通了保单和遗嘱的“最后一公里”。

中国信托业协会在2022年出版的《2021年信托业专题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中，首次将特殊需要服务信托单独列为一个专题研究课题。

《报告》将该业务定义为：“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信任，将资金或财产转移给受托
人，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包含心智障碍者、失能失智老人以
及其他全部或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特殊需要人群管理及运用财
产，满足其日常生活、医疗、护理等信托文件规定的用途。”

实际上，我国有着数量较多的特殊需要人群。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包括智力障
碍、自闭症谱系障碍、唐氏综合征等基于先天性缺陷导致的心智障碍者大约有1200
万～2000万人，影响了近3000万父母和8000万至亲。

“这些特殊的家庭普遍面对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痛点：一是很大一部分残障家庭并没
有足够的资金能力去全生命周期地照料一位特殊的家庭成员；二是由于监督机制力
度不足，导致屡屡爆出服务机构或个人骗收委托资金后挪作他用的负面报道；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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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家庭财产充足，目前大多金融机构仅能为残障家庭提供财富的保值增值服务，
无法实现残障家属生活保障服务的购买匹配及监督保障。”外贸信托分析指出，这
些痛点单凭财政补贴或社会公益慈善救助难以长期有效解决，而是需要依靠金融市
场及社会各方力量去共同探索可持续的综合解决方案；其中，特殊需要信托一定是
最佳解决方案之一。

据记者了解，业务实践上，在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特殊需要信托已经成为解决包
括心智障碍者在内的残障人士、老年人等群体的需求重要方式。近年来，包括光大
信托、外贸信托、万向信托、杭州工商信托等多家信托机构陆续有案例落地。

“新的信托业务分类是三大项：资产管理、资产服务和公益慈善。后两类虽然规模
还很小，但属于信托独有的业务。在资管新规下，资管类信托有众多竞争对手，信
托与银行、证券、基金相比没有什么独有优势，而公益慈善总体规模太小，难以支
撑起信托行业转型方向。服务信托有着极为广阔的探索空间，是信托公司回归本源
的核心方向。”乔方亮也坦言道：运用信托这种受托服务形式解决“托孤”难题的
特殊需要信托，仍属于比较小众的范畴，还在起步阶段。

要加强推广普及

上述《报告》指出，目前市场上对特殊需要信托的理论研究和业务实践还存在较大
空白，社会对特殊需要信托的认知，乃至于监管部门对该业务的配套制度支持仍在
探索阶段。

“市场上对特殊需要信托的认知不足、很多人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信托机制。”戴榕
告诉记者，2018年左右，她是通过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
萍教授了解到，适用于心智障碍家庭的特殊需要信托。自从儿子确诊孤独症后，戴
榕就开始关注并加入心智障碍的公益机构，现在是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
理事长。目前戴榕不仅为儿子设立了这一信托，还不断地给其他家长推广普及，“
希望从我们自己出发，让机构看到这是一个值得挖掘的市场，进而去推动服务和政
策的完善。”

“一方面，市场上对特殊需要信托的认知不足，很多有心智障碍者或失能失智老人
的家庭根本没有听说过。另一方面，特殊需要信托存在着产品结构设计较为复杂，
前期投入大、单笔金额较低且收费低等特点，这类产品利润很薄，甚至可以说不赚
钱，所以很多机构没有办法给予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乔方亮对记者表示：“这
类业务短期内很难盈利，但它给社会带来的价值远比盈利重要得多，我相信将来一
定会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在68家信托公司中，现阶段我们是花大力气去探索特殊
需要信托并打造服务生态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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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广普及和政策支持方面，国内一些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也做了相关实践探索。
早在2020年9月，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联合出台了《
关于促进身心障碍者信托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国内首个针对特殊需要信托推出
的地方性政策文件。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九三学社界别提交提案《关于促进建立
老年人与残疾人特殊需要信托的建议》。

近日，浙江银保监局针对《关于推进心智障碍者“特殊需要信托”》的建议答复时
称，将推动相关配套政策试点落地、加大对特殊需要群体服务供给、加强特殊需要
信托推广普及。

浙江银保监局指出，当前辖内信托公司在服务特殊需要人群领域开展了有益探索，
但由于相关业务涉及人身与财产的安排较为复杂，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不
少需要进一步突破的问题。如：配套制度有待完善，信托财产转移登记以及税收优
惠等政策尚不健全，《民法典》针对“意定监护”等制度安排的落地实施也需进一
步细化明确；涉及其他托养、社会监护、第三方服务等供给端的服务提供、服务标
准、评估监督等工作均需进一步推进；社会大众对于特殊需要信托相关功能、服务
及价值的认知也亟须提升。

生态圈缺失的一环

能提供怎样的服务，是部分心智障碍者家庭向信托公司提出的重要问题。

“现实中，信托公司能够对接的资源有限，并且遴选服务商、评判服务质量等工作
，不仅需要对这些特殊群体有很深入的了解，还要具备医学、护理等方面的专业知
识。”戴榕表示，按照峻绮的生活需求，需要很多机构提供服务，包括慧灵、巴士
学园、健身房、牙科诊所、旅行社，还要有监察机构、社会监护机构等角色。这么
多的服务提供方，可以交由一家专业的第三方枢纽服务平台来统筹管理，通过个案
评估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化需求，制定相应的服务清单和标准。

“在对接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都是地方性服务机构，很难找到全国性的
服务机构，甚至有些地区非常缺乏能够为这些群体提供服务的机构。”乔方亮表示
，“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在特殊需要信托业务开展过程中，逐渐挖掘、考察、评估并
筛选出优质的服务机构，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建立服务机构白名单，进而推
荐给身心障碍服务信托、养老信托的委托人。”

在乔方亮看来，服务生态圈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但目前更为突出的问
题是，“缺乏针对服务商的专业评估机构，是整个行业服务生态圈缺失的其中一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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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方亮表示，对服务商的服务质量是很难评估的，服务质量合不合格、能不能持续
进行专业的评估？这类评估非常专业，需要深入了解相关群体和行业，并具备较好
的医学、心理学知识。

“家长去参观体验的时候未必能够发现所有问题，对于体验好不好、服务专不专业
，我们的孩子也无法表达出来。这类评估机构现在几乎是空白。”广州一位智力障
碍孩子的家长林女士告诉记者，目前基本都是由家长结合自己孩子的生活开支和水
平来测算未来的资金需要、挑选相应的服务机构，“不知怎么样能挑选出好的机构
。”

上述《报告》也提及，特殊需要信托在服务供给端还存在服务标准和服务监督机制
缺失的问题，因为特殊需要信托涉及社会特殊群体利益的保障与维护，监督显得尤
为重要。目前市场上还没有特别针对特殊需要群体的服务提供标准和服务监督机制
，对受托人的服务质效的评价难以量化。

对此，乔方亮提出，“建议由中国残联等培育和扶植专业机构参与到服务评估和持
续监管中，比如由地方残联发布服务机构白名单并对其服务质量进行持续跟踪和评
估，以达到监督的效果。我们目前与中国残联相关部门也做了沟通，并做了专题介
绍，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残联及民政部门行动较快，目前与江苏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有了实质性的合作。另外，特殊需要信托可以设置监察人的角色，由具有公信
力的机构对信托公司、服务机构等各方进行监督，在信托运行过程中监督各方严格
按照信托合同约定执行，更换未能勤勉尽责的机构。”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4 / 4

http://www.tcpdf.org

